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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与双重影响： 

一个文献综述 

□张藕香  [安徽农业大学  合肥  230036] 

□童地轴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合肥  230053] 

 

[摘  要]  劳动力外流是继土地和资金之后又一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农村外流

生产要素，但其外流过程始终伴随着零星的回流，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支农力度的加强以及近

年来金融危机的影响更是助推了这一趋势。这种双向流动到底对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弱化

双向流动带来的负面效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本文梳理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回答了

上述问题。在此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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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劳动力流动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最

受瞩目的亮点。劳动力外流是继土地和资金之后又

一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农村外流生产

要素
①
。由于农村劳动力是农村中最积极、最能动的

生产要素
[1-3]
，其外流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之深要远远

胜过土地和资金，而且其外流规模之大也是前所未

有的。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大量的

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农村劳动力外流过程中，

始终伴随着零星的回流现象，这种现象到本世纪初

由于国家支农、强农政策而变得日益明显，以致于

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民工荒”现象。近年来的国际

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助推了回流的趋势，使得该现象

再度受到关注。本文将农村劳动力的外流与回流称

之为“双向”流动。 

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村经济发

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丁霄泉、郭熙保、Tian, Liu 

and Kang、王秀芝、尹继东、陈大红、Alan de Brauw 

and John Giles等人的观点[4～9]。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

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形势发生了新的

变化，农村劳动力外流的负面影响日渐显现。很多

学者在肯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

了它的另一面，如Hu Dapeng、孙自铎、蔡昉、许召

元，李善同等人所论[10～12]。本文将这两个方面称之

为“双重”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双向流动到底对经济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如何弱化其负面效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它

的积极作用？未来这种双向流动的趋势如何？本文

在综述这方面代表性成果的同时，对这些问题作出

了回答。 

一、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双重影响 

（一）正面影响 

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初期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

的正面效应得到了极大的发挥。1996年“中国农村

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认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可

以通过劳动力的双向流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为

输出地农民开辟了新的收入增长源。Ma Z.认为农村

劳动力转移增加了人均净收入，并且远远超过了本

省的劳动力平均收入，转移劳动力通过汇款直接与

流出地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通过估算发现，在

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400万回流劳动力，他们带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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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当地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3]。

蔡昉，王德文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对

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23[14]。丁霄

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使GDP在

1979～1998年间增长了0.95～1.32个百分点，其中

1985～1992年间的贡献是最为显著的，达1.38～2.06

个百分点[12]。郭熙保也验证了在过去的20年中，中

国转移的劳动力对社会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平

均为25%，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20%[13]。另

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99年在安徽和四川

两省的调查数据得知，1999年外出3个月以上的农村

劳动力平均每月寄回或带回的现金为298元[15]。Tian, 

Liu and Kang认为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

业部门工作，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明显改

善，如果将农村劳动力禁锢在土地上会导致全国

GDP的损失。王小鲁、樊纲认为，中西部低收入地

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

压力和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为中西部地

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对流出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

起了直接支撑作用[16]。胡苏云，王振、Alan de Brauw 

and John Giles基于消费方面考虑，认为劳动力流动

会增加家庭人均消费，特别是增加了人均非耐用品

消费，并且这种现象在贫困家庭特别明显[17]。Zhu and 

Luo运用湖北省的农户调查数据检验了汇款对农村贫

困和不均等的影响，认为转移劳动力的汇款在很大

程度上增加了农户的收入，减少了贫困[18]。 

（二）负面影响 

农村劳动力外流到底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孙

秀玲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给农村带来了一系列的

负面影响：导致了农村耕地的抛荒、农村子女辍学、

农村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等[19]。对于输出地来说，

劳动力外流不仅造成了GDP的机会损失，而且导致

教育、培训支出的流失，缩小了消费市场[18]。王美

艳列举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文献，从农业生产到

畜牧业生产、再到家庭生育、子女教育等[20]。由此

可以看出，负面影响涉及到农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

面。正是因为如此，学者们予以了同样的关注。现

将有关研究大致归纳为三类：   

一类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了农业生

产力的下降，影响农业的长期发展。如徐增文认为，

由于劳动力的区域流动主要取决于预期收入差异，

因而不仅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连“非剩余劳动力”

也趋于流动。如果流动规模突破了“农业剩余劳动

力”的边界[21]，那么必定对农业生产产生负面影响；

并且认为我国目前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超过了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边界。Alan de Brauw, et.al的

研究发现，迁移对农作物产出的直接影响是负向的，

而且显著，当一个家庭成员迁移出去不再从事农业

生产时，产出急剧下降，并指出中国 20世纪90年代

的粮食产出增长速度的降低，或许可以说是迁移不

断增加带来的[22]。张永丽通过调查发现，虽然农村

劳动力外出并不必然引起农业总产出的下降，但对

农业和农村发展存在的长期而潜在的负面影响[23]。 

另一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区差距方面，认为农

村劳动力外流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

Hu Dapeng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乡—城流动成为

沿海和内地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孙自铎通过分析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认为跨省劳动力流动的结

果反而扩大了地区间差距。Lin, Wang and Zhao利用

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地区收入差距与人口流动之间

的关系，其结论是，20 世纪90年代末，迁移对地区

收入差距的反应显著提高[24]。孙自铎、蔡昉以中国

的经济现实对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和传统的劳动力

流动理论提出了质疑
[25]
，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没

有像理论预期的那样能够缩小收入差距，而是出现

了伴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地区收入差

距也在扩大的现实。严浩坤，徐朝晖通过理论分析

和实证检验，认为受现有制度约束的农村劳动力流

动扩大了我国地区和城乡的经济差距[26]。许召元，

李善同认为由于存在着“资本追逐劳动”的效应，

致使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差距。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则基于人力资本的角度考

虑，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导致了人力资本的地区不

均衡，最终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杨云彦认为，农村

劳动力大规模地跨区域流动以及其中伴随的人力资

本流失对地区间的均衡发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27]
。

许召元，李善同认为，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等也

是重要的劳动力迁移人群，而这部分人的人力资本

（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往往比较高，因此，这部

分人的流动实际上会扩大地区间人力资本和生产效

率的差距，进而扩大地区差距[10]。由于农村“人力

资本”型的劳动力具有优先外流的优势[28～30]，致使

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实际上就成了农村人力资本的外

流。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最终结果是：“流出去的是人

力资本，留下来的是人力资源”。对于流出去的人力

资本来说，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城乡固有的差距，

其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返回农村的可能性越小。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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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农村人力资本基本上呈一种单向流失和净流

失状态。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失不仅使初始存量本来

就很低的农村人力资本总量水平进一步下降，而且

由于人力资本的流向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这

样就加剧了由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

初始配置的地区差距。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差距最

终会形成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而地区经济发展的

差距本身又是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差距所形成的原

因，同时也是吸引人力资本地区间流动的重要驱动

力，这样最终会形成人力资本与地区差距的“双重

恶性循环”。 

二、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双重影响 

根据白南生，何宇鹏的研究，1999年外出就业

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  8.64 年，比未外出者高 

1.62 年。由人力资本理论我们知道，人力资本水平

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据此，可以推

测，回流者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31]。

Rachel.Murphy在江西南部两个县的调查结果显示，

回流的劳动力正在为促进其家乡经济的多样化做出

贡献，但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还仅局限于为其他回

流者创造就业机会，回流者中的企业家在帮助农村

劳动力转移出农业和农村方面的能力有限[31]。Ma 

Zhongdong利用2000多个回流者的调查资料也得出

了类似的结论，并且还指出，这些回流者促进了其

家乡的企业活动[32，33]。邱海盈认为，回流者通过 自

己的才识展现为回流地输入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本，

带动当地新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开发，表现为

发展农业产业一体化，促使传统产业的梯度转移，

以及在城乡之间、先进和落后地区之间建立全新的

要素分配机制[34]。白南生等指出，回乡创业者对家

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城市化的推进和农业结构的

调整方面[15]。与上述研究不同，Wang and Fan将回

流者归为成功者、失败者和因家庭原因被迫回流者

三类
②
，结果发现，仅有2%的回流者打算回流后进

行投资[35]。在回流的投资创业者中，有3 /4投资非农

业，1 /4投资农业，而且这些创业者大多不是回到原

来的农村，而是居住在集镇，占75.6%[36]。 

三、未来的趋势判断与政策选择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

势，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乡—城间的

双向流动。未来这种流动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白南

生，何宇鹏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

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到来，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可

能大大增加。王美艳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

移将会长期持续，劳动力迁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无

疑也会持续，而且会更加深远。如何弱化农村劳动

力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正面效

应？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等方面应如何去

做？严浩坤，徐朝晖认为，深化改革、放松管制、

乃至逐步取消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约束，从而趋近于

经济学所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这样才会如理论预

期的那样——缩小地区和城乡经济差距，并指出近

期可行的措施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从

立法方面保障劳动力享受国民待遇而不是地方待

遇，使劳动力流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使流出地

和流入地的福利水平都增加。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让符合条件的农民进城”，这种政策导向让

我们看到了劳动力未来进一步流动的趋势。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农村

劳动力的“双向”流动及其所产生的“双重”影响

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对新形势下出现的回流研究相

对薄弱，尤其是这种回流对原用工单位的影响方面

的研究还相当匮乏。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

展，农村劳动力的“双向”流动还会继续，这种流

动所产生的“双重”影响也会持续，而且新的问题

还会不断涌现。对此，我们将进一步关注。 

注释 

① 吴群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征用农地从农

村获得的资金就超过2万亿元；蔡昉（2006）的研究表明，

198～2000年, 大约有2.3万亿元资金从农村流入城市部门。 

② 成功者是指打算回流后在家乡从事投资活动者；失

败者是指在城市难以找到工作而不得不返回家乡者；因家庭

原因被迫回流者是指那些要返回家乡结婚或生小孩，或需要

照顾在家乡的其他家庭成员而不得不回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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